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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终点。
现在想想似乎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些人、那些事、还有那座充满回忆的城市。

2004年。夏。纪年。

;尹蓄
砂

                          (一)

    她 ix。回 qrL遗 失 在 某 个 海 边 。从 此 深 邃 丫以海 的 瞳 孔 趁 在

情 感 三茜月 的 时 分 汤长潮 :她 说 。邂 返 在 黎 明 和 黑 夜 的 文 界 。爱

情 就 5主定 在 梦 与 醒 足之间 i1P-)回。 回 忆 有 时 会 -%t A.感 到 痛 楚

吧 。每 当 起 少双的 日子 我 趁 是 会 诵蔺自 觉 的 想 起 你 。想 起 我 们

之 间 的 一 切 .J; Vr J-VI 。我 不 会 赢 i己你 。

    在大阪过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假期后，我的心情突然变得有些低

落，似乎还有一点惆怅，在春季的最后几天里我站在大阪的樱花树下

看着樱花在空中漫天飞舞，好像沉淀在心里的某些东西也随着樱花

一起飞出了心的最底层，几天过后伴随着残留花瓣的清香我踏上了

回校的班机。

    哈尔滨的夏天出奇的闷热，大大的太阳晒在头顶让人觉得异常

烦躁，下了飞机便感觉到热热的空气扑面而过。林子楷戴着黑色的太

阳镜等在出站口，我一出来他张开双臂便把我紧紧地抱了起来，这是

他表达相思之情的特殊方式，而结果往往是我被抱得喘不过气来费

力挣脱才得以逃命。林子楷一边帮我提行李一边抱怨说你小子要是

再不回来我就给日本警方打越洋电话贴寻人启事了。这时我才猛然

意识到学校开学已经两周了，而我还没有去系里报到呢，看来毕业档

案上又要添上不良的一笔了。



    不远处停着林子楷的那辆黑色奥迪，我把行李放进后备箱然后

熟练地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正当我准备以我特有的方式对林子楷

进行人身攻击以表达我想念之情的同时我发现车的后面还坐着个浓

妆艳抹的女生，我以近乎于迷茫的表情回头向她微笑致意，可这位小

姐却很高傲的对我面无表情，冷着一张脸，我心里一阵委屈，心想，装

什么冰山啊，应该不是林子楷的女朋友吧，这小子天生缺少情商，至

今还没有情窦初开，不可能在我走的这短短一个月里就谈恋爱了。正

在我遐想之时，林子楷用手指把我的视线引回了前方，以特有的眼神

告诉我说你老毛病又犯了，没错，我的老毛病就是见到漂亮的女孩子

总回不过神儿来，有一种征服的欲望，不过从林子楷的表情看来他还

不打算对这个突然出现的女生做出任何解释。

    林子楷是我的好朋友，这小子特有钱，但人却特老实，就是不像

其他很多有钱人那样特能放纵、特能张扬的那种老实。记得大一刚人

学的时候，他开着这辆黑色奥迪车在学校里横冲直撞地进人了我的

视线。当时我心想，这小子可真牛，开个会“跳舞”的车，后来在开全学

院大会的时候发现他和我一个学院还分到了同一个班级，再后来我

们成为了好朋友时我才发现其实他的为人比他的车技稳重多了，他

当时很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其实他的车技不是很好，只是家里空出这

辆车来没人开，闲着也是闲着，弄得我当时对他一阵翻白眼，心想中

国的贫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林子楷的父亲是做房地产生意的，每

年都不少赚钱，他的妈妈在他还小的时候得了乳腺癌去世了，所以他

的爸爸对他特别溺爱，从小要什么就给他什么。

    车子还没开到学校肖诗的电话就打进来了，看着她的头像在手

机里闪来闪去，我无奈地冲林子楷摇了摇头，然后我接起电话，还没

等我开口，肖诗在电话那头便嚷道:“阿泽，听小志说你今天回来，你

到学校了吗?回来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想死你了，快告诉我你瘦

了还是胖了，在那边饮食还习惯吗?你现在在哪啊?什么时候到⋯⋯”

    我一听这话，鸡皮疙瘩起了一身，马上装作信号不好对着电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喂喂喂”一通装无辜，然后说了一句怎么听不到声音啊就把电话挂

掉了，再听下去她的话会更多。

    林子楷边开车边打趣道:“你这演技到香港够得金马奖的了，怎

么肖妹妹对你还不放手啊?你的女朋友都换了N个了，我就纳闷了，为

什么怎么换都轮不到她呢?”

    我透过车上的镜子看了看后面那张冷若冰霜的美女的脸然后大

声叹气说:“我也纳闷呢!”

    回到了学校，到了寝室楼下，让我头痛的肖诗正和小志站在那一

起等我，手里还拎了好多商场的购物袋。我下车后肖诗上来拉起我的

手非要我跟她走，我可怜巴巴地冲着林子楷和小志狂眨眼睛向他们

求救，可这俩人明显是把我当成透明人了，俩人有说有笑地拿着吃的

和行李进了寝室楼，那热乎劲就好像他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似的。就这

样，我被肖诗硬拉进了学校附近一个小酒吧。这个酒吧有个好听的名

字叫做“醉中幻想”，大学的前三年我被肖诗连拉带拽、软磨硬泡的不

知道来了多少次，目睹了一批又一批的有为青年在这里被酒精撂倒。

但是令人费解的是肖诗每次带我来这里都不会让我喝酒，而是让我

喝她亲手为我调制的“爱心橙汁”。大学以前我很少喝橙汁，尤其是速

溶的那种，但我发誓她给我喝的橙汁是我这辈子喝到的最难喝的东

西，那种奇怪的味道让我喝进嘴里苦不堪言，就像它本身的颜色一样

很让人难以琢磨。我曾经问过肖诗这么特别的橙汁是怎么调制出来

的，可她每次都对我打哑谜，至今我也不知道这其中的原料是什么。

然而这一喝就是三年，在这三年里我每周至少要喝一次，也慢慢地习

惯了这种难言的味道。今天也不例外，肖诗从吧台端出那杯橙汁对我

说:“怀念吧?幸福去吧你，除了你谁还能有这种待遇。”我心想，除了

我谁还能被这么虐待。肖诗放下杯子说:“阿泽，走了一个月在那边有

没有想我，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吧?”她这一问我刚喝进嘴的橙汁

差点没喷出来。

    “你别总把我们弄得像情侣一样好不好?你又不是我什么人为什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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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要想着你?”

    “再说，我做什么事和你有什么关系⋯⋯”

    “那你就把我当做你什么人就好了。”

    “你怎么那么烦?”

    “可是⋯⋯阿泽，你知道的⋯⋯”肖诗的语气突然变得很深情。我

知道她接下来要说什么。

    “可是什么?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我什么也不想听。”

    “可是三年了，难道你就⋯⋯”

    我最讨厌的就是女孩子在我面前说这些软绵绵的话，在我的记

忆里，我似乎只爱听一个人在我耳边私语，但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

了，我想我的心累了，对这样的话异常排斥。

    我对肖诗说:“林子楷他们还在学校等我，我先走了。”然后我起

身离开了酒吧。

    我和肖诗每次都是这样，在一起谈不到几句我心里就会烦得很，

她的话很多，多到让我假如再多听一句话就会崩溃。她会对我说一些

得不到但是特别想拥有的缠绵的话，她还会对我说一些听起来很伤

感的句子，这些都是我从很久以前就不愿再听到的，所以我会烦，与

其说我会烦，不如说我更愿意选择去逃避。

    肖诗并不漂亮，我也不会把她与可爱联系在一起，但她身上却有

一种其他女生都不具备的气质与感觉，也可能是一种持久的韧劲吧。

遥记大一刚人学那年，我从一个文静的孩子变成了现在这个风流惆

镜的模样，收到了不少女孩子的情书和求爱短信，肖诗也是其中一

个，那时我对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印象，只记得她经常会穿着粉红色

的衣服出现在我的面前。然而三年的时间我身边换了不少的女生，当

初给我写情书和发短信没有被我纳人“囊中”的女生也已经依偎在自

己的男朋友怀里开始爱情跋涉了，可只有肖诗至今还执着而固执地

守在我的身边并且坚持了下来。一晃已经三年了，就像林子楷说的那

样，为什么我换来换去还是换不到肖诗?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也
了
薰
︸



许我并不愿意去伤害她吧，我是一个不相信爱情也是一个不再需要

爱情的人。我把大学以来的所有这一切都当做一场梦来看待，可我不

愿意把肖诗从现实带进这场没有始终的游戏中来。

    从酒吧出来我去超市买了包香烟，钱夹里楚姗的照片还静静地

躺在那里，回忆被蒙上了一层茶色，她还是那种浅浅的微笑，然而很

多事情却已经物是人非。

""藩

                        (二)

      陌 生 的 城 市 .44;.湿 的 夜 。听 T 懂 的 气吾 P喧 哗 过 街 。把 身上

的 铜 板 换 杯 P日做 二忧 郁 .，的 咖 啡 。这 样 的 夜 里 我 习 惯 失 眠

士也守 候 ，义 著 满 天 的 星 星 ，这 样 寂 寥 的 夜 m 你 是 否 如 我 一

样也在失眠?记得某平某月某 日的星空扮F你 曾依 偎 在我 的

怀 里 默 默 生也细 数 着 星 星 。这 些 。我 都 汉 有 定 记 。所 i久 。我 也

不 会 赢 记 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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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的时候林子楷在酒店订好了位子给我接风，我和小志还有

板砖按照约定时间来到了饭店。在那里等候多时还不见林子楷的人，

看来时间真能改变一个人，我走了一个月，他守时的好习惯也跟着时

间溜走了。正当我们捂着肚子在心里问候林子楷的时候，这小子牵着

白天那个美女姗姗来迟，我一看这架势，心想不好，林子楷的初恋“交

代”出去了。

    林子楷进来连声道歉，说自己女朋友因为晚上临时有点事所以

来晚了，接着向我们郑重地介绍了那位冰山美人，“我的女朋友，白雪

冰，因为才刚刚确立关系所以之前还没来得及向各位说明。”

    然后林子楷接连向那位白小姐悉数介绍我们。我这仔细一打量，

白小姐还是冷着她那一张脸，真是人如其名，白雪冰，没错，她的脸在

灯光的照耀下越发惨白，像一个白血病患者，我暗自偷乐，真不知道



她的父母怎么给她起的名，真是绝了。

    身边突然出现一个陌生的女子和我们一起吃饭大家都不太丹

惯，以往那种硬朗的喝酒作风锐减，林子楷更是拼命地给她夹菜，亡

雪冰小姐仍然在那装冰山不开口说话，我估计她是满嘴金牙，生怕一

张口不小心哪颗金牙掉出来就得不偿失了。就在这时板砖在那按而

不住了，端起酒杯站起来非要和白雪冰喝一杯，白雪冰不吭声冲着利

子楷使眼色，没想到林子楷竟用同样的眼神回递给了白雪冰，气得亡

雪冰直翻白眼，弄得我差点控制不住笑出来，看来林子楷刚刚初恋

涉世未深还不能充分领会白雪冰的意思，小志在一旁直掐我，生怕孔

把气氛搞砸了。可是以板砖的脾气只要他端起酒杯想和你喝一杯，仿

不喝是绝对不行的。就在双方僵持过程中，白雪冰终于开口说话了:

“我不会喝酒，你这人怎么回事啊?”

    板砖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句话显然弄没“电”了，血红着眼不知诊

说什么。

    就在这时林子楷终于站起来拿起白雪冰的酒杯对板砖说:“她真

的不会喝酒，我替她喝。”说完和板砖碰了一下杯然后一饮而尽。板砖

一看有个台阶给自己下也就没再坚持，猛一扬头一杯酒立刻见了底。

    我心想，林子楷你找的什么人啊，眼看着自己的哥们被一女生

耍，不过为了林子楷的面子着想我还是想尽量缓解一下刚才比较尴

尬的气氛，于是我对白雪冰说，“你的名字真是好听，又有雪，又有冰，

银装素裹的，听起来就凉快，想必白小姐一定是在冬天出生的吧?真

有纪念意义。”

    白雪冰倒也装得深沉，慢条斯理很有礼貌地回答我说，“对不起，

我是在夏天出生的，热得很。”

    这时板砖又冒出一句话气得她的脸更加惨白，板砖说:“敢情是

自娱自乐，大热天的，自己给自己起名降温啊!”听完这话我一嘴的菜

顿时全喷了出去。

    自从那顿饭以后我对板砖的看法直早下休将袖啊_转r* in P;A-



的口才真是好得可以，怎么以前就没发现这个人才呢。板砖是个北京

人，原名不叫板砖，这听起来像废话，谁的名字也不会这么叫，他本人

长得人高马大，是个典型的肌肉男。板砖特别爱打架，其实他的本质

一点也不坏，只是他对朋友特别仗义，不容许自己的朋友受半点欺

负，所以每次朋友有难他都会第一个挺身而出，这种重情重义的性格

既是他的优点也是他的缺点。板砖这个名字的由来还要追忆到一次

事件，当时板砖和一个人发生争执，结果对方扔过来一块板砖，“板

砖”两眼一黑便不省人世了，等我们得此“噩耗”赶往医院时却被告知

板砖被送到了泌尿科的病房，这下我们全傻了，心里合计难不成板砖

被打到了男人的重要部位才会被送此病房，我们越想越不对劲，心想

完了，看来板砖是无望再做男人了，等我们到了病房见到板砖的第一

句话就是让他安心养病，并对他说别愁，不行咱以后领养一个。此话

说完，板砖哭笑不得，直捂着下处大骂我们不是人，都这样了还过来

气他。后来我们才弄明白，原来“板砖”只是被那块飞来的板砖擦破了

点皮，并无大碍，只是当时他太过于冲动，被气得够呛，一不小心神到

了小肠，得了小肠庙气，所以才被抬到了泌尿科，于是此事一传十，十

传百，越传越精炼，到了最后的版本就是他被一板砖给送到了泌尿

科，把中间的过程全都给省略了，后来大家都在猜想这块板砖的神奇

性，等到出院的那天，“板砖”已经成了他的代号。

    交了学年论文接下来的日子我就显得无事做了，好多同学选择

了考研，还有许多人在为了工作而忙碌，而我属于这两者之外，不需

要为任何事操心。无聊的时候总会怀念过去的三年，那时我和林子楷

总会在夕阳西下的时候爬上寝室的顶楼躺在天台上去看日落，那种

感觉真的很美妙，每到那时我都会觉得自己距离夕阳很近，仿佛一伸

手就会触摸得到，有时都会觉得自己已经被熔化在那火一样的情景

中，感觉到前所未有的温暖。我们还会在阳光好的午后骑着单车在校

园里飞驰，并不时向路边的美女猛吹口哨，我们也会在有雨的夜晚畅



谈心中尚存的那些理想。有时我也会心血来潮，拽着突然出现在我视

线里的肖诗踏上一辆不知起点和终点的公交车，然后任它载着我们

去向任何一个陌生的地方，在这个夏日墉懒的午后又会不自觉地回

想起这一切。

                        (三)

    我 以 为 对 你 已经 汉 有 依 赖 。再 次 相 遇 才 知 道 还 有 爱 。妇之

铁 站 里 交 错 的 喜 忱 和 无 奈 。 再 看 一 眼 就 会 望 穿 波 此 的 矢

怀 。在 爱 的 国 度 里‘我 像 瞎 了 自 己 的 又又目民，躲 在 无 /、白勺角 落

里 低 头 哆艾>Ii。眼 泪 。也 许 是 对 是 念 最 好泊勺方 程 解 。裤 袋 里 的

淡 紫 色 手 帕 还 在 。还 记 得 吗 ? 我 就 是 用 它 轻 轻 擦 去 你 脸 决页

止-白勺泪 痕 .Y斤i认 。我 T 会 鹿 记 你 。

    我是个中日混血，我的爷爷是日本人，这就是为什么我每次都会

选择去日本度假的原因。大学里的每个寒暑假我基本都会去日本，我

的爷爷住在大阪，我喜欢那里的樱花。每到春季，灿烂的樱花都会竞

相绽放，伴随着淡淡的清香在天空中轻轻飞舞。我喜欢收集樱花的花

瓣，每次去日本我都会收集好多，然后把它们带回来放在我的书房里

晾干，我会在心情好的时候抓起大把大把的花瓣把它们抛向空中，看

着它们一片片呈螺旋状飘落下来，仿佛在樱花飘落的那一瞬间，幸福

从天而降。

    四分之一，是四分之一的日本血统让我的性格充满了矛盾的双

重性，我有时特别喜欢安静，有时又会折腾个不停，可能更多的是充

满了叛逆性，还有一点不安分性。我有很多的女朋友，不是女的朋友，

是女朋友，然而我所需要的却不是爱情。我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爱情，

从那以后我就不再敢去触碰爱情这两个字:
    日子还在一天一天地度过。林子楷和白雪冰还腻腻地粘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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